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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ong the thousands of tea poems in ancient China, the most widely spread in later generations is 
Lu Tong's “Xie Meng’s Advice on Sending New Tea” (Tea Song). The dissemination of Lu Tong's Tea 
Song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s of literati’s 
quotation and praise, and the chanting and spreading of popular songs, i.e. writing and oral 
dissemination. The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seminators and receivers of Tea Song are 
different. These different identities and their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networks make the 
dissemination scope of Lu Tong’s Tea Song from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to 
future generations wider, more acceptance groups and more obvious acceptance effect. Lu Tong’s 
Tea Song has created a way to taste tea appropriately; tea poems represented by Lu Tong's Tea 
Song have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values, as well a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and cultural 
function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ea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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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蔚为大观的数千首茶诗中，在后世流播最为广泛的莫过于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茶

歌》)。卢仝《茶歌》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传播，以文人士子的引用推崇、普罗大众的吟颂流播等传统

范式，即书写传播与口头传播两种范式为主；《茶歌》的传习接受者身份特征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身

份及其所表现出的传播接受网络，使得卢仝《茶歌》自两宋而至后世的传播范围更广，接受群体更众，

接受效果更显；卢仝的《茶歌》，开创了品茶得道的方法和途径；以卢仝《茶歌》为代表的茶诗，对中

国茶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及历史贡献与文化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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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古代蔚为大观的数千首茶诗中，在后世流播最为广泛的莫过于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

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

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

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

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合

得苏息否? 

卢仝(约 795~835)，自号玉川子，唐代诗人。其性格清狷，见识不凡，诗作自成一家，语尚奇诡，人

称“一格宗师”，是韩孟诗派的代表性诗人。他的茶诗《走笔谢孟谏议送新茶》，又称《七碗茶》、《饮

茶歌》或《茶歌》 (本文以下简称《茶歌》)，约作于宪宗元和七年(812)。是年春，卢仝因挚友孟简于前

一年由谏议大夫贬为常州刺史而前往抚慰，此时卢仝尚在孟简座上。一日，孟简派军将赠送卢仝阳羡团

茶 300 片，卢仝感念孟简情深遂作《走笔谢孟谏议送新茶》以酬。卢仝虽有 80 余首诗歌被收录入《全唐

诗》，但以茶为题的诗则仅此一首。 
卢仝与茶圣陆羽齐名，被称为茶仙。其《茶歌》亦与陆羽的《茶经》并称茶学经典。 
《茶歌》自唐代问世历经宋元明清诸朝，至今仍被茶人诗家吟诵，脍炙人口。其文学与文献价值、

茶学价值都非常值得研究。 
从文学的本体视角观察，《茶歌》在后代的广为流传，主要得益于其独到的思想内核。其一，别具

一格的思想艺术境界，将品茗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哲理层面。整个品茗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对宇宙生命的深

层感悟，对人生情感的不断净化，全诗展示着昂扬庞大的气象[1]。其二，在创作上打破常规，以酒之气

入茶之魂，开创了极为独到的艺术创作思维[2]。从文化传承的视角来看，《茶歌》从普通的文学文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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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茶诗经典，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后代各类爱茶群体对该诗的广泛传播与深层接受。 
有学者认为：“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主要是作家和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实质

上是作家和作品研究的扩展和延伸。随着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的深入，人们对文学创

作过程和文学价值的实现过程有了新的认识。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创作–传

播–接受三个阶段，亦如一般商品所经过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个阶段一样。因此，文学史研究应该由

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文学作品产生出来后，从作者手

中到广大读者手中，还要有一个中介环节，即流通或统称为传播环节。文学的传播，在不同的时代，有

不同的传播方式；传播方式的不同，其作用和效果又有差异。传播者对文学的传播，并不完全是被动的，

即并不是作者生产什么，传播者就传播什么，传播者有主动选择的自由权。当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

的商品来传播的时候，传播者必须考虑他所出版发行的作品能够满足尽可能多的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消

费心理，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传播者对作家的作品有主动的选择权，符合其要求的就

出版发行，否则予以拒绝。而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得以出版，就不能不考虑传播者的要求。这样，

传播者的选择就对作家的创作倾向和创作内容乃至创作风格都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就一般情形

而言” [3]。 
本文无意全面介绍文学传播的功能、作用和影响，而是想藉此说明卢仝研究亦不可忽视作者及其《茶

歌》的传播与接受问题。 

2. 卢仝《茶歌》在宋元明清及现代的传播范式 

卢仝《茶歌》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传播，以文人士子的引用推崇，普罗大众的吟咏流播等传统范

式为主，即书写传播范式与口头传播范式。 

2.1. 书写传播范式 

2.1.1. 卢仝诗集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宋元明清时代是书写传播的时代。书写传播时代由于书写的难度，使文化为

少数人所掌控，由此形成所谓的精英文化。在此背景下，包括《茶歌》(《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在内的

卢仝诗歌在宋元明清诸朝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基本上是文人士子或皇家贵胄的事情。 
郑慧霞曾对卢仝诗集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刊刻流传情况作了比较详尽的考究：“卢仝集在北宋时已有

一卷本和二卷本流传，后韩盈以集外诗一卷编于二卷本后，是为三卷本。自此卢仝诗集绵延不绝。一卷

本今已无传；二卷本在明朝正德年间仍有刊刻流传；三卷本流传最广。清康熙间有孙之騄注本，收卢仝

诗最多，且分为五卷，遂成为卢仝诗集版本系统中最为完备之本” [4]。 
卢仝诗集在两宋和明清二朝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的详细情况，请参看(表 1：卢仝诗集的流传、

结集、刊刻与传抄一览表)。 
参考郑慧霞论文所述及(表 1：卢仝诗集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一览表)所示，包括《走笔谢孟

谏议寄新茶》(《茶歌》)在内的卢仝作品，在宋代初期即已流入民间，曾多为传刻，后被整理结集，不

详何人所为。北宋卢仝集最初有一卷本和二卷本流传，后韩盈友人李生于道士崔怀玉处又得集外诗十

五首，韩盈以之为集外诗，编于二卷本后，是为三卷。自此，卢仝诗集绵延不绝，世代相传，但惜乎

宋本不存。 

2.1.2. 杂记、诗话、丛话等选本的传抄、记载及其评价 
自两宋以降的文人杂记、历代诗话、丛话等各种文学选本的不断选录及评价，无疑扩大了卢仝《茶

歌》在后世的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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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选本不仅是一种保存和传播作品的媒介，也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诗文

作品，都是经过选本选择后才为一般读者所熟悉和认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选本比别集影响力要大得多”

[11]。如：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有两则茶事，一则《玉川子》即记载卢仝事[12]。笔者对宋元明

清诸朝的文学选本评录卢仝《茶歌》的情况进行了梳爬整理，见(表 2：选本简介表)。 
如表 2 所示，卢仝《茶歌》入选和载录于宋、明、清各代的诗话和丛话选本并得到了积极的肯定和

评价。明陈沂《拘虚诗谈》将卢仝的《茶歌》与白乐天的《琵琶行》、《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

并举称为绝唱[13]。这些选本对《茶歌》进行记载和评价的同时，也同时扩大了卢仝及其《茶歌》的影响

力。 

2.1.3. 诗句的化用与模仿 
大唐以后的诗家的茶诗创作中，比较常见的引用多为化用卢仝《茶歌》的诗句。不少诗人模仿或化

用《茶歌》中的卢仝煎茶、饮茶形象，表达类似的饮茶感受等等。 
笔者绘制的《诗句化用传播介绍表》 (表 3)中，列出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宋及元明诗人对卢仝《茶

歌》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两宋文人对《茶歌》的化用与接受。宋代茶诗词多达千余首，

仅苏轼一人就有近百首，其中有近五十首专门咏茶。而苏轼的 50 首咏茶诗词中就有近十首化用了《茶歌》

的名句与典故。后代文人的这种传播，表现为广泛的再传播，仍属于传统的书写传播范式，对扩大《茶

歌》在后世的影响，有着重要作用。 
 
Table 1. The circulation, collection, publication and copying of Lu Tong’s poetry collection 
表 1. 卢仝诗集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一览表 

朝代 版本 概述 

宋代 一卷本 《新唐书·艺文志四》率先著录该一卷本。云：“《玉川子诗》一卷。”此一卷本未知源于何处。 

宋代 二卷本 
此二卷本有版本二：一、庆历本。庆历八年(1048)刻《玉川子诗集》二卷本，收诗达百篇，和现存

卢仝诗数目接近。《全唐诗》收卢仝诗 107 首(含四首误收)。庆历本收卢仝诗当较齐备，惜不存。

二、蜀刻本。南宋，蜀中刻《玉川子诗集》二卷，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谓“川本”。 

宋代 三卷本 

此三卷本版本有二：一、丁酉本。南宋嘉熙丁酉(1237)刊《玉川集》本。《永乐大典》九 O 六《诸

家诗目》曾提及此本，此后不见，当失传。二、书棚本。南宋中，临安府(今杭州)人陈起设书肆于

棚北大街睦亲，其所刻称书棚本。陈宅书籍铺曾刻印《卢仝集》三卷，清代江标编《唐人五十家小

集》中收《卢仝集》二卷、集外诗一卷，即据陈道人本影刊。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左右双边,
黑单鱼尾。收卢仝诗 107 首，71 题，包括《含曦酬》、《马异答卢仝结交诗》和《招玉川子咏新文》

三首，无《逢病军人》、《山中》、《除夜》(二首)，实收卢全诗 103 首。该本《月蚀诗》中“架

构何可当”之“架”字下缺“构”字，有注曰“御名”二字,避宋高宗赵构之讳故。 

明代 正德本 

正德年间翻刻宋《卢仝诗集》二卷，集外集一卷。孙峻《玉川子诗集跋》：“又见明覆宋本，有无

名氏一跋，题云：‘玉川子诗，主放奇怪而语句浑成，与唐之诸家不类，其《茶歌》、《月蚀》二

篇，尤为世所传诵，昔之评诗者，谓天地间不可无此，则玉川诗之可爱者，正以其怪耳。予家藏宋

刻本，最为完善，因寿诸梓，与骚坛之好奇者共。’又见明刊本，题曰‘《卢仝诗集》二卷、外集

一卷，为明时吴郡陆焴以家藏宋本翻雕，盖别一本也。其集外诗则韩盈所掇拾，有韩序陆跋’” [5]。
《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唐玉川子诗集》二卷、外集一卷，旧写本，十二行二十四字。后有

徐献忠跋四行，云以家藏宋本寿梓。似是明钞本” [6]。可知孙峻所谓无名氏，乃为徐献忠(1469-1545)，
字伯臣，明代华亭人。曾以家藏善本翻刻卢仝集，当在明正德年间。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十九著录：“《卢仝诗集》二卷，外集一卷，明刊本。唐卢仝撰，晁氏《读书志》作一卷，是本乃

明时吴郡陆涓以家藏宋刻翻雕，盖别一本也，其集外诗则韩盈所掇拾，有韩序及陆跋” [7]。陆心

源《百百宋楼藏书志》七十：“卢仝诗集二卷，集外诗一卷，旧抄本，陆焴跋” [8]。万曼先生《唐

集叙录》曰：“《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有《卢仝诗集》二卷，集外诗一卷，唐卢仝撰，明陆涓刻

本，则当为陆涓矣” [9]。故正德间翻宋刻本有二，一为徐献忠覆宋本，简称徐刻本；一为孙峻云

“吴郡陆焴以家藏宋本翻雕”本，简称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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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明代 嘉靖本 

明代嘉靖年间，翻宋书棚本《卢仝集》三卷。今上海图书馆藏 1918 年石印本《景宋卢仝集》后有庄

炎跋：“适行箧中携有唐卢仝集三卷，已涂狼藉。而款式尚精雅可喜……此本宋讳均缺末笔，且行

款与士礼居丛书鱼元机集相同，当为明嘉靖时翻刻宋临安书棚本无疑。”1918 年的石印《景宋卢仝

集》本据庄炎姬人洪娟影钞嘉靖翻宋本付印，卷前有卢仝小传，版心有“卢仝”二字，黑单鱼尾，

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该本在《月蚀诗》中“架构何可当”之“架”字下缺“构”字，有注曰“御

名”二字，乃避宋高宗赵构之讳。此本收诗 71 题，103 首，无《逢病军人》、《山中》、《除夜》

(二首)。卷后有孙俶仁批曰：“按，《全唐诗》此后(指《逢病军人》、《山中》、《除夜》<二首>
等四首)语气全不似玉川，殆他人之作纂入也。” 

明代 百家诗本 

此本即明代朱警所辑《唐百家诗》本之《卢仝诗集》二卷、集外诗一卷。本前有韩盈《卢仝集外诗

序》，卷后有徐献忠跋。黑单鱼尾，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版心有“卢仝”二字。该本包括《含

曦酬》、《马异答卢仝结交诗》和《招玉川子咏新文》三首，不收《逢病军人》、《山中》、《除

夜》(二首)等诗，实收诗 103 首。 

明代 明抄甲本 

此本即明代无名氏抄《卢全诗集》二卷、集外诗一卷本。黑双鱼尾，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版心

有“卢仝”二字，所收诗篇同于唐百家诗本，有韩盈集外诗序和徐氏之跋。包括《含曦酬》、《马

异答卢仝结交诗》和《招玉川子咏新文》三首，不收《逢病军人》、《山中》、《除夜》(二首)，
实收卢全诗 103 首。 

明代 明翻宋本 

此本即明翻刻《宋本卢仝诗集》(上中下)三册。封面有“常熟翁氏藏书”、“宋本，黄蕘圃旧藏”

字样。黑单鱼尾，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版心有“卢仝”二字。收诗 71 题、107 首，包括《含曦

酬》、《马异答卢仝结交诗》和《招玉川子咏新文》三首。无《逢病军人》、《山中》、《除夜》(二
首)等四诗，实收卢仝诗 103 首。该本在《月蚀诗》中“架构何可当”之“架”字下缺“构”字，有

注曰“御名”二字，乃避宋高宗赵构之讳。在《卢仝集外诗序》下钤有“翁斌孙印”，翁斌孙，字

弢夫，江苏常熟人，翁同馥之嗣孙。卒年不详。斌孙雅好藏书，翁同馥“归田时，京师典籍、碑帖

匆速间未克携行，旋由斌孙居其宅，谨守其藏书” [10]。斌孙最终将其书捐入北京图书馆。 

明代 抄宋乙本 

此本即明抄《玉川子集》二卷、外集一卷本。此本曾藏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本《卢仝集》即

据此本影印。黑单鱼尾，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版心有“卢仝”二字。收诗 71 题，107 首，包括

《含曦酬》、《马异答卢仝结交诗》和《招玉川子咏新文》三首。无《逢病军人》、《山中》、《除

夜》(二首)等，实收卢仝诗 103 首。该本在《月蚀诗》中“架构何可当”之“架”字下缺“构”字，

有注曰“御名”二字，为避宋高宗赵构之讳。 

明代 统签本 

此本即《唐音统签》卷三百六十四《丁签》七十八所收之卢仝集，每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卷首有

卢仝小传及诗评。凡三卷，收五、七言古诗、长短句、五言律诗、五七言绝句等 100 首。统签本卢

仝集，卷首云：“宋庆历中本又有集外诗十五首，附集后，另为卷，乃昌黎韩盈得之道士崔怀玉补

者。今合为一卷，编注补字，题下存旧。”故胡氏当必有所用底本。 

清代 全唐诗本 
此本即康熙敕修《全唐诗》所收《卢仝诗》三卷。康熙御制《全唐诗》所收卢仝诗，在排序上参照

季振宜辑稿，但每卷收诗数目不同：第一卷 50 首，第二卷 38 首，第三卷 19 首，共 107 首。亦收《逢

病军人》、《山中》、《除夜》(二首)等四首，故，实收全诗 103 首。 

清代 顾抄本 

即顾夏珍抄本，有集外诗一卷，今藏南开大学图书馆。此本卷前有婴暗居士志其源流，实收卢仝诗

103 首。有韩盈集外诗序和徐氏之跋。卷末有无名氏跋文二则，其一曰：“向于唐诗选本得见玉川

先生《月蚀》、《茶歌》、《示男抱孙》诸诗，奇爽天阔，境趣不凡，渴望一见全集，五十年已来，

终不可得。壬辰冬日于夏珍甥处见之，因从假归，不惮手录一册，以备观览。” 

清代 清抄本 

此本即清初抄《百家唐诗》本《卢仝诗》一卷，集外诗一卷。该本每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送

王储詹事西游献兵书》作三首，有《逢病军人》和《山中》，但不收《除夜》二首。在《逢病军人》

后收《庭竹》诗，即在他本中作《题储遂良庭竹》。收《含曦酬》、《马异答卢仝结交诗》和《招

玉川子咏新文》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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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清代 卢抄本 

此本即卢文弨校抄《卢仝诗集》二卷，集外诗一卷本。卢文弨，字绍弓，人称抱经先生，余姚人。

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三日，卒于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廿八日。卢氏为乾隆间校勘古书大

家。卢氏校抄之《卢仝诗集》二卷，集外诗一卷，当为善本。该本卷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

在“卢仝诗集卷第……”后有跋：“乾隆丙午四月二十一日杭洞里人卢文昭校阅。”此本收《含曦

酬》、《马异答卢仝结交诗》和《招玉川子咏新文》三首。在《逢病军人》、《山中》、《除夜》(二
首)等四首前注曰：“以下四首见《全唐诗》，殊不似玉川”。 

清代 康熙刻本 

此本即康熙间刻《卢仝诗》一卷本。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双鱼尾，版心有“全唐诗卢仝”

字样。此本卷前有佚名氏题诗曰：“散仙逸圣野狐禅，若身能泰老玉川。我若修行三十载，一时烂

结祖师缘。”第一页下批曰：“余年二十五六，未得《全唐诗》，时曾自林吉人抄得卢仝一本。”

收诗与《全唐诗》本同。 

清代 江标本 

此本即江标刻《唐人五十家小集·卢仝集》二卷、集外诗一卷本。江标，一字建霞，一号萱圃，江苏

元和县人。生于同治十年(1860)，卒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此本据宋书棚本影刻，卷前有“南宋刻

唐人集”字样。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四周黑边双框，黑单鱼尾。收卢仝诗 71 题，107 首，包括

《含曦酬》、《马异答卢仝结交诗》和《招玉川子咏新文》三首，无《逢病军人》、《山中》、《除

夜》(二首)等四首，实收卢仝诗 103 首。该本在《月蚀诗》中“架构何可当”之“架”字下缺“构”

字，有注曰“御名”二字，为避宋高宗赵构之讳。 

清代 孙注本 

此本即孙之騄《玉川子诗集注》五卷本。此本比《全唐诗》本多《月诗》、《栉铭》二首。该本后

收入《晴川八识》本，共四册。另，民国十二年(1923)济阳卢永祥翻刻蓝印本，共五册。卢永祥本

卷首《玉川子诗集序》曰：“玉川子诗注五卷，为康熙间仁和孙晴川先生所纂。阅岁二百有余，传

本较稀。永样治乒浙中，遂为重刻。卷后附“玉川子诗注勘伪表”，表后有孙峻记曰：“先晴川公

秉铎庆原注玉川子诗集，唯时僻处山城，良工难选，故伪字极多。兹重梓。” 

清代 朝鲜古刊本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记曰：“《玉川先生诗集》不分卷，朝鲜古刊本，十行十七字。全集凡

七十六题。卷尾有刻书人衔名，如左氏：‘大德五年辛丑三月日东京官开板，别色前权知户长郑天

吕，校正丽泽斋生朴英工，监：副留守兼劝农使管局学事朝显大夫版图总郎金祜。’日本内藤虎博

士藏书，已巳十月二十八日阅”。 

 
Table 2. The brief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version 
表 2. 卢仝诗集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一览表 

序号 选本名称 编撰者 版本 评价 

1 艺苑雌黄 (宋)严有翼 说郛本 玉川子《谢孟谏议惠茶歌》，范希文《斗茶歌》此二

篇皆佳作也。 

2 苔溪渔隐 
丛话后集 (宋)胡仔 海山仙馆从书四部备 

要等 玉川之诗优于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语稳贴。 

3 萤雪丛说 (宋)俞成 四库全书本 卢仝《茶歌》，上不忘君也，下不忘民也。 

4 唐诗选脉 
会通评林 (明)周珽 明崇祯元年刻本 周班评曰说得送茶、饮茶、谢茶婉转透彻，气之一往。 

5 唐诗选脉 
会通评林 (明)周珽 明崇祯元年刻本 周启琦评曰：玉川子《茶歌》连七个碗字，遂为名言，

其诗大也。 

6 菊坡丛话 (明)单宇 北大图书馆藏明钞本 品之高者卢仝，一歌至饮七碗，以奇语豪思，发茶之

神工妙用。 

7 拘虚诗谈 (明)陈沂 四库全书本 中唐长诗如乐天之《琵琶行》《长恨歌》，元稹之《连

昌宫词》，卢仝之《茶歌》亦谓绝唱也。 

8 诗话类编 (明)王会昌 万历刊刻版本 卢仝之胆才见于《茶歌》连用七个“碗”。 

9 石园诗话 (清)余成教 清诗话续编本 玉川《茶歌》知其固茶酒兼嗜者也。 

10 野鸿诗的 (清)黄子云 乾嘉抄本 “七碗吃不得也”句，又令流汗发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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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poetry for sentences 
表 3. 诗句化用传播介绍表 

序号 诗人 化用类型 诗题 后人化用、模仿诗句 

1 (宋)苏轼 
化用诗意 
化用诗句 
化用诗句 

《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

盏，且戏书勤师壁》 
《汲江煎茶》 
《试院煎茶》 

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2 (宋)梅尧臣 化用诗句 《尝茶和公仪》 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 
亦欲清风生两腋，从教吹去月轮旁 

3 (宋)杨万里 化用诗句 《送新茶李圣喻郎中》 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 

4 (宋)陆游 化用诗意 《昼卧闻碾茶声》 玉川七碗何须尔，铜碾声中睡已无。 

5 (宋)范仲淹 化用形象 《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 

6 (宋)文同 化用诗句 《谢人寄蒙顶茶》 玉川喉吻润，莫厌寄来频。 

7 (宋)孙觌 化用诗句 《饮修仁茶》 亦有不平心，尽从毛孔散. 

8 (宋)刘秉忠 化用诗句 《尝云芝茶》 待将肤凑浸微汗，毛骨生风六月凉。 

9 (元)耶律楚材 化用诗意 《西域从王君玉乞茶》 卢仝七碗诗难得，念老三瓯梦亦赊。 

10 (明)徐渭 化用诗意 《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 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 

2.1.4. 以《茶歌》题材进行绘画等艺术创作 
第一，以《茶歌》的题材进行绘画。卢仝《茶歌》，不仅激发了诗家的创作热情，也成为了画家的

表现对象。宋代以来的历代画家，同样以卢仝及其《茶歌》为题材，创作了许多绘画作品，使得卢仝及

其《茶歌》传播久远。 
以“卢仝煮茶”为题材的中国画，在宋代即已出现，比较著名的有刘松年、牟益和钱选三人的同名

画作《卢仝煮茶图》三幅；明代，有丁云鹏的《玉川烹茶图》、洪绶的《玉川子像》；清代，又有金农

的《玉川子烹茶图》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中国茶文化遗产。 
南宋大家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是目前能见到的关于卢仝饮茶意境的传世最早的作品。作品中，

古槐老松交错，幽篁摇曳，下覆小亭，卢仝拥书闲坐，赤脚女婢冶茶具，长须男仆肩壶汲泉。画意闲适，

显卢仝的清贫淡泊和超凡脱尘的意趣，深得卢仝茶歌三昧。宋朝画家钱选以《茶歌》为意境创作的《卢

仝烹茶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该画描绘了卢仝得好友孟简送来的新茶而当即烹煮品尝的情景。画

中，卢仝纱帽白袍，仪表闲雅，席地而坐。 
一红衣侍者执纨扇，蹲跪为茶炉扇风；另一侍者旁立，其态甚恭。画面以芭蕉、湖石为小景点缀，

空境幽幽，远离尘嚣的隐逸生活也许就是卢仝所向往的吧。明代丁云鹏的《玉川烹茶图》，描绘的亦是

卢仝煮茶的情景。花园一角，两棵高大的芭蕉树下，主人端坐于假山前，一位老仆双手持盒旁，另一老

仆则提壶取水。卢仝双目凝视着熊熊炉火上的茶壶，左手持扇，怡然自得，旁边的石桌上，放着待用的

茶具。壶中，松风之声隐约可闻。 
第二，以书法表现《茶歌》。清朝“一瓯瑟瑟散轻蕊，品题谁比玉川子”的隶书条幅，就是擅长书

法的画家汪士慎在品茶后写下的。通过书法方式传播《茶歌》的，还有陈鸿寿自镌的《纱帽笼头自煎吃

小印》、徐渭的《煎茶七类》行书刻贴等。 
第三，以楹联纪念卢仝《茶歌》。当代杭州西湖的“茶人之家”，“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

欲仙”的楹联使人驻足。当代北京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内“来今雨轩”茶楼曾有一楹联: “三篇陆羽

经，七度卢仝碗”，其“七度卢仝碗”指的就是卢仝的《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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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间接性的书写传播 
间接性的书写传播，是一种多重传播接受范式，即传播接受后的再传播、再接受。后代文人接受《茶

歌》之后，将其转换成绘画、篆刻艺术，再有后人对这类绘画篆刻作品再次题诗、题句，进行二次接受

与传播。此种情形比较典型的有对卢仝煎茶等绘画的题诗，如宋代周季《题<玉川煎茶图>》“但知两腋

清风起，未识捧瓯春笋寒”；后代文人才子为“卢仝煎茶篆刻作品”所作的序跋，如徐谓《煎茶七类》

行书刻贴跋云：“是七类乃卢仝作也。中夥甚疾，余临书稍改定之。”等等。 

2.2. 口头传播范式 

2.2.1. 歌乐演唱 
宋代就有《茶歌》的配乐演唱。王观国的《学林》、王十朋的《会稽风俗赋》等著作中，都称《茶

歌》为“卢仝茶歌”或“卢仝谢孟谏议茶歌”。《茶歌》由诗转向歌，更易于后人进行口头的唱和，有

利于人们的接受和传播。 

2.2.2. 宴饮酬唱 
宋代社会，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文人墨客，形成了独有的嗜茶饮茶之风。尤其好茶的文人才

子常常聚集宴会品饮唱和，如苏轼、黄庭坚等人就常聚集饮茶唱和。最常见的就是吟唱卢仝的《茶歌》，

向往“两腋清风”的成仙境界。  
宋代茶诗中的酬唱赠答之作，源于卢仝。卢仝因挚友赠送新茶有感而写下《茶歌》，以酬孟简深情。

这种赠诗活动，在宋人茶诗中表现得非常普遍。宋代诗人们的不少佳作，多为赠茶往来之作，受赠者作

答，赠者唱和。如欧阳修的《尝新茶呈圣俞》，王安石的《寄茶与平甫》，梅尧臣的《得雷太简自制蒙

顶茶》、《谢人惠茶》、《答建州沈田寄新茶》，秦观的《次韵谢李安上惠茶》，杨万里的《谢福建提

举应仲实送茶》、《送新茶与许道人》曾巩《寄献新茶》，苏轼的《谢毛正仲惠茶》、《次韵答程朝奉

谢送新茶》，黄庭坚的《双井茶送子瞻》、《谢王炳之惠茶》，晁补之的《张杰以龙茶换苏帖》，陆游

的《谢王彦光提刑见访并送茶》、《九日试雾中僧所赠茶》等。宋代但凡稍有名气的诗人，皆留下了答

谢或酬赠的茶诗。 

2.2.3. 杂剧唱词 
古代中国戏曲最为繁荣的时期是元代，卢仝《茶歌》也被纳入了戏曲演唱的视野。马致远的杂剧《陈

抟高卧》最为典型，剧中就出现了“润不得七碗枯肠，辜负一醉无忧老杜康，谁信你卢仝健望”这样的

唱词。 

2.3. 其他传播范式 

2.3.1. 学术载体的传播 
目前学界对于《茶歌》、卢仝本人、卢仝诗歌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事实上也是对《茶歌》的传播。

学者们的研讨交流，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卢仝的《茶歌》。笔者认为，学术传播也是《茶歌》在近现代传

播的新载体之一。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当代茶学学者曹望成、周巨根的《得知天下苍生命且尽卢仝七碗茶

——唐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评释》 [14]，文章认为诗人喝“七碗茶”，每一碗都有不同感受，有不

愿谄媚权贵的“茶”之精神，有对茶农生计的深切关怀。针对这些观点，竺济法先生进行了相关的学术

反驳，在《空灵与想像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与曹望成、周巨根先生评释卢仝“七碗茶”商榷》一文中，

竺先生认为曹望成、周巨根先生的大作对读者理解卢仝茶诗有一定帮助，但对于其中“七碗茶”的句解

不敢苟同，七碗应是虚指，而并非《评释》作者所写的从“一碗到七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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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品牌载体的传播 
在当代茶文化领域中，各类名茶相继成为爱茶者的修身养性的媒介。中国著名的茶叶品牌“七碗茶”，

其名字即来源于卢仝的《七碗茶》。茶叶生产或销售部门，以卢仝《七碗茶》来命名品牌茶，也是一种

传播《茶歌》的新鲜途径。这一茶品牌的广泛传播，让大众对卢仝的《七碗茶》更加了解。品牌载体是

当今时代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 

3. 《茶歌》的接受范围与接受效果 

“西方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作品只有经读者阅读后才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而且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不是一成不变的，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或同时代的不同读者那里，其价值和意义、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

作品的增值或减值，读者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3]。 
因此，研究卢仝的《茶歌》从文本走向经典，不仅需要研究其创作与传播的过程，更要重视其接受

的范围与效果。 

3.1. 《茶歌》的上层接受群体 

论及上层群体对卢仝《茶歌》的接受，我们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宫廷茶文化圈，这一群体主要包括

帝王将相、皇室贵族等。宫廷茶文化的接受与传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宫廷文学形式，盛大茶道仪

式，书法绘画等艺术品。当代茶文化学者余悦认为：“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就在物质和礼仪等方面上

升为最高规格的一种形式” [1]。在上层群体中，对卢仝《茶歌》接受最为典型、规格最高的代表，是康

熙命画家王原祁为总裁纂集的书画类书《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四选录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此举

极大地提升了《茶歌》的艺术规格。 

3.2. 《茶歌》的普通接受群体 

3.2.1. 知识分子群体：对《茶歌》的思想认同与自我提升 
诗人、书画家、文官和隐士等知识分子在宋代直至近现代中，不仅是卢仝《茶歌》的传播群体，也

是接受最广泛、最集中的群体。因其特殊的品性，知识分子对茶情有独钟，以茶代酒，以茶喻人，以茶

寓志，以茶接风洗尘等都成为该群体爱茶的表现形式。文人饮茶是自我身心调节的过程，是对宁静淡雅

精神境界的追求。 
文人独到的淳朴自然以及从茶的品饮上升到对宇宙生命的感悟在卢仝的《茶歌》中表现出来的，是

对人生情感和精神境界的净化，这些，成为卢仝《茶歌》被后世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和传播的要素。两宋

文人名士大量引用或化用《茶歌》中的诗句、典故。如北宋文同的《谢人寄蒙顶茶》中“落落真贤宰，

堂堂作主人。玉川喉吻润，莫厌寄来频”之句，就化用了《茶歌》中的“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两

句。可以说，这是文人从思想精神上对《茶歌》的接受认同化入文人的自我创作之举，达到了《茶歌》

的最深层性接受。 
1) 两宋时期对卢仝《茶歌》的接受 
两宋时期，卢仝《茶歌》对文人士子的影响或曰两宋时代知识分子群体对卢仝《茶歌》的接受，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宋人精神心态的影响。 
宋代的茶诗茶词多有提及卢仝及其茶歌。无论是褒是贬，都体露出这样的一些心态：一、卢仝在饮

茶方面的造诣十分精深，与陆羽并肩，称“亚圣”“茶仙”。二、卢仝对饮茶本身境界的独特体认得到

了宋人的认可与赞赏。第一种心态中，宋人对卢仝推崇备至，认为其人在饮茶上的造诣很深，其茶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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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佳作，为茶诗巅峰。胡苕溪云：“《艺苑》以此二篇皆为佳作，未可优劣论。今并录全篇，余谓玉

川之诗优于希文之歌”([16] P. 9644)。《艺苑雌黄》认为卢仝的《饮茶歌》与范仲淹的《斗茶歌》都是千

古佳作，未有优劣之分。而胡苕溪、蔡正孙等人却认为卢仝的茶歌远胜范仲淹，宋人对其推崇可见一斑。

且宋人常在诗中频繁地提及“卢仝”“玉川子”“卢郎”，或为自比自矜，或者赞誉贬低。陆游对陆羽

及其《茶经》激赏非常，自称陆羽的后代，诗中也常常提起陆羽。对于与陆羽齐名的卢仝，他的态度显

得十分的微妙。在《昼卧闻碾茶》中他这样写道：“玉川七碗何须尔，铜碾声中睡已无”([17] P. 70)。虽

然他在诗中讽道像卢仝一样连饮七碗以除睡魔是不必要的，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卢仝七碗传播之广。 
在宋代，更多的诗人对卢仝都是抱着赞誉倾慕的态度，他们以卢仝为尊，从内心深处认可卢仝的成

就遵从卢仝的品味，并以能与其媲美为荣。这种狂热的崇拜心态，在他们的茶诗中表露无遗。文同《谢

人寄蒙顶茶》：“玉川喉吻涩，莫厌频寄来”([18] P. 33)。文同自比嗜茶、识茶的卢仝，毫不客气地向友

人提出要求希望友人能多寄些茶来润润喉吻。梅尧臣《尝茶和公仪》：“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

笔章”([19] P. 191)。诗人认为他所品尝的北苑茶要远胜李白的仙人掌茶，在茶香中激发出无限的诗兴，

所以能效仿卢仝走笔龙蛇出华章。苏轼也甚是推崇卢仝，屡屡在诗中提及玉川子，如《马子约送茶，做

六言谢之》：“惊破卢仝幽梦，北窗起看云龙”([20] P. 2785)。诗中苏轼以卢仝自居，也说自己跟卢仝一

般被代替友人前来送茶的信使从梦中惊醒，兴奋中便起身观看煎煮云龙茗茶。 
卢仝茶歌对宋人最重要的影响，是表现在对饮茶本身境界的体悟上。这首诗形象生动地把饮茶中不

同层次的感觉细致清晰地表达出来，从一碗至七碗的海饮中，诗人饮茶时的感受也从生理上的“甘甜”

“解渴”进入到心理上的“涤烦”“飘飘欲仙”。于是，诗人从解渴似的喝茶过渡到满足审美感官的品

茶，最后诗人甚至进入了茶所带来的茶我两忘茶通仙灵的审美境界。卢仝的《饮茶歌》深含佛道精粹。

六祖慧能曾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认为只要

修心便可成佛，并不需要每天拜忏念经。而《饮茶歌》中恰好流露出这样的意境。卢仝宣扬只要饮茶便

可摆脱身体这副臭皮囊，超脱自我，飘然成仙。羽化成仙是道教的理论支柱，但诗人认为无须炼丹求药

才可成仙，只要饮茶便能体味成仙的境界。 
这种审美境界是卢诗所独有的，然而也影响了宋人饮茶的品味，他们认为“茶通仙灵”“飘飘欲仙”

是饮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审美享受，他们也以能达到这种浑然忘我的境界为荣。对他们来说，这

不仅是一种风雅之举，而且是士人洗涤心灵升华精神的途径。于是他们在诗词歌赋中频频表现这种审美

境界。如： 
孙觌《饮修仁茶》中：“亦有不平心，竟向毛孔散”([21] P. 95)。是化用卢诗“四碗发轻汗，平生不

平事，尽向毛孔散。”认为饮茶能消除人世之不平，使人获得暂时的精神欢愉。黄庭坚《满庭芳·茶》：

“搜搅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21] P. 185)。蔡松年《好事近》：“无奈十年黄卷，向枯肠搜彻”

([21] P. 237)。语出卢诗“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认为饮茶能激发人的诗性，使人下笔如有神，

才思如泉涌。更多的是化用卢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有惠洪《与客啜茶戏成》：“津津白乳冲

眉上，拂拂清风产腋间”([21] P. 94)。苏轼《行香子·茶词》：“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

风”([21] P. 175)。毛滂《西江月·侑茶词》：“留连能得几多时。两腋清风唤起”([21] P. 189)。谢逸《武

陵春·茶》：“两腋清风拂袖飞，归去酒醒时”([21] P. 192)。王庭珪《好事近·茶》：“今夜酒醒归去，

觉风声两腋”([21] P. 194)。史浩《画堂春·茶词》：“欲到醉乡深处，应须仗，两腋香风。”([21] P. 201)。
刘过《临江仙·茶词》：“饮罢清风生两腋，余香齿颊犹存”([21] P. 220)。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

“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21] P. 224)，等等。“茶通仙灵”是卢仝开拓的一种新的审美体悟，它表

现了饮茶境界的极致之美(清雅的、脱俗的、自由的)，创造了一片广阔的精神世界，使封建士大夫们能暂

时从世俗生活中解脱出来，飞升到理想的精神世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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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茶与饮酒截然不同，饮酒是关西大汉行侠风尘的豪迈，而品茗则是江南名士独坐莲花间的清雅。

这种清雅使得它为宋代的学者诗人极度推崇。茶与卢仝一起，开始以精致雅洁的形式来传达一种高情逸

趣，成了雅化的茶文化象征，这便是卢仝茶歌在宋代产生的最大影响。 
卢仝《饮茶歌》对宋人精神生活的影响还表现在其爱国恤民精神对宋人的感召和同化。卢仝的《饮

茶歌》全篇洋溢着浓厚的忧国忧民情怀，感怀兴寄，既同情命如蝼蚁的普通民众又讥讽高高在上的至尊

权贵们。诗中先写因皇权的霸道与威严，百草不敢在阳羡茶成熟前开花，尽为之让道。又写如此奢华珍

贵的阳羡茶，平民百姓哪里有机会能够品尝呢，大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之意。再写他自拟为

被谪入人间的仙人，现借连饮七碗阳羡茶所带来的清风重返仙山，与仙人们交游。“山上群仙司下土，

地位清高隔风雨。”则是嘲讽那高高在上的群仙啊，犹如王朝的统治者们，掌握着人间百姓的生死苦乐，

仙人们只顾着自己享乐而玩忽职守，不闻人间百姓的苦楚。诗的最后诗人爆发出一声强烈的呐喊，天下

苍生如履危崖，生活毫无希望，什么时候统治者们才能给百姓一点苏息的时间啊？如此微薄的愿望，只

因诗人看透了统治者们的不识人间疾苦，所以不问如何才能解救苍生，只问什么时候才能让他们得到休

息。这种心怀苍生的精神，在苏轼的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苏轼在《荔枝叹》中，从唐代进贡荔枝写

到宋代进贡北苑团茶和洛阳牡丹，跨越度极大。诗中充满了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对欺下媚上的官员

们的憎恨以及对宫廷生活穷奢极欲的嘲讽。这种因细物而虑及天下苍生的情怀与卢仝类似。 
卢仝诗歌深受宋人推崇，这不仅与其诗歌风格有关(对传统诗歌的颠覆)，且与其诗歌中流露出来的胸

怀天下苍生的志向有关。他虽是一介布衣，却能时时记挂着民生疾苦，即便是在享受生活的时候也不忘

记。韩盈《卢仝集外诗序》：“其为体峭挺严放，脱略拘维，特立群品之外。要夫指事措意於救物之为

忠愤切身者矣”[22]。直言卢仝诗歌事之所指意之所明是诗人忠于天下愤于救民的情怀，托物寓意，承《离

骚》之传统。 
第二，内容的典故化，即经典的传播与再创造。 
自宋以来，此诗便成了人们吟唱茶的典故和诗料，被广泛地使用和再创造，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符

号和象征，有其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意蕴。它不仅是爱茶人士的代称，还是饮茶感受的升华，更是茶道

精神的代表。文人们饮茶至兴味酣浓时，常以“两腋清风”“七碗”这类意象代称。这是审美感受的内

在升华和审美感官的深层体验，它不再是简单的“清甜”“先苦后甘”等生理感受的描述，它还是复杂

的“消除块垒”“飘飘欲仙”、“泉思如涌”等心理感受的体验。有梅尧臣《尝茶和公仪》：“亦欲清

风生两腋，从教吹去月轮旁。”[16] P191 杨万里《饮茶》：“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边生”([23] 
P. 176)。卢仝的《饮茶歌》为后世文人品茶烹茶吟茶时都平添了许多深情和意趣。 

卢仝描述的饮茶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神奇美妙的感受，对提倡饮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要提及饮茶

烹茶，卢仝及他的七碗茶歌就总是被屡屡提及，广泛传播。因其嗜茶成痴，卢仝亦被后人称为爱茶诗人，

并拥有“茶仙”的雅号。两宋诗人所作茶诗在不同程度上，总是以卢仝茶歌的意境入诗，或化其诗意，

或用其意象，或对其褒贬，但是总关卢仝深情。 
2) 金、元时期对卢仝《茶歌》的接受 
卢仝及其《茶歌》在金代的影响，突出表现在金宣宗贞佑南渡(1214)后。赵秉文和李纯甫同为金代诗

坛领军人物，二人的诗学观点不尽相同，其中争论的焦点便和卢仝有关。 
赵秉文在金朝文坛地位挺出，为诗主张“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盖非务奇之为

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24]。为此，他指责李纯甫等作诗务为奇险。青年诗人李经(字天英)献上

诗歌和书法作品请其指教，他便写了《答李天英书》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虽然肯定了李经创新的努力，

却认为李经之诗“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尽管如此，赵秉文也曾有仿

效卢仝之作《仿玉川子沙麓云鸿砚屏为吕唐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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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甫效仿卢仝为诗，颇引卢仝为同调，如其《真味堂》诗以胸有诗书为真味：“胸中己有五千卷，

徽外更听三两弦”[25]。“五千卷”即化用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句：“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

五千卷”。 
3) 明、清时期对卢仝诗及其《茶歌》的接受 
明代，对卢仝诗依然毁誉非一。高棅《唐诗品汇·总叙》竟以“鬼怪”称之[26]。《唐音统签》卷三

百六十四《丁签》七十八：“徐献忠云老仝山林怪士，诞放不经，意迁词曲，盘薄难解。仅可备一家，

要非宗匠也”[27]。单宇《菊坡丛话》卷九亦谓：“卢玉川诗，虽豪放然太险怪，而不循诗家法度”[28]。 
卢仝诗想象过于奇诡怪放，往往出人意表，其缺点正如上述诸人所评。但这也正是其诗独具魅力的

最根本所在，其诗以天风海涛般豪放不拘的夸张、想象等手法，为读者创造出的神奇怪诞的审美世界是

充满着强大吸引力的。因此，有明一代，效仿卢仝为诗者仍有人在。明代中叶，对卢仝体赞誉有加的是

徐渭，其《与季友书》谓：“韩愈、孟郊、卢同、李贺诗，近撅阅之，乃知李、杜之外，复有如此奇种，

眼界始稍宽阔，不知近日学王、孟人，何故伎俩如此狭小？在他面前说李、杜不得，何况此四家耶？殊

可怪叹!菽粟虽常嗜，不信有龙肝凤髓都不理耶？”[29]他心仪韩孟诗派，竟比卢仝等诗为“龙肝凤髓”，

推许可谓高矣。他的《某伯子惠虎邱茗谢之》云：“虎邱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薯旧封题谷

雨，紫沙新罐买宜兴。却从梅月横三弄，细搅松风燃一灯。合向吴侬彤管说，好将书上玉壶冰”[30]。诗

写品茗之妙，则从卢仝茶歌而来。 
明末，卢仝影响深入民间，竟有人自名“玉川子”以示对卢仝的推崇，钱谦益曾有诗题曰《玉川子

歌题玉川子画像。玉川子，江阴顾大愚道民也，深目戟髯，其状如羽人剑客，遇道士授神行法，一日夜

走八百里。居杨舍市，去江阴六十里。人试之，与奔马并驰，玉川先至约十里许。任侠喜施舍，好奇服，

所至儿童聚观，亦异人也》。钱谦益所写之“玉川子”，颇多与卢全相似之趣： 

玉川子，何吊诡!朝游淮阴城，暮宿吴门市。万迴不足号千迴，赵北燕南在脚底。刚风怒生两腋边，蹇驴摺著巾

箱里。阔衣褒，高屐齿。长须奴，赤脚婢。白牛为服乘，骆驼背行李……君今江头老布衣，胡为乎芒芒奔波亦如此？

世路苦偪侧，出门不容轨。孟郊颦眉阮籍哭，虎豹择人魑魅喜。择地徐行狄恐遭颠顿，尽气狂奔何以避棘枳？……

君归来乎从我游!悔不与君折其趾。图中一叟类道者，幅巾黄绦著麻履。权奇俶傥閟不见，安闲萧散差可拟。披图展

玩更对君，乃知画工有深旨……[31] 

此诗模拟韩愈《寄卢仝》处显而易见，可见钱氏乃以唐之玉川子来看眼下所写之“玉川子”。钱谦

益学卢仝，尤其重视其穷居能忧天下，其受卢仝影响者大多是寓含有深刻的现实内容的，如《谢于昭远

寄庙后茶次东坡和钱安道韵》： 

昔人苦作有情痴，下饮不知茶与茗。我今懵懂百不解，独有啜茶能记省。感君寄惠手自煎，洗杓停匙坐倾听。

活火新泉沸石銚，泼触乳花发香性。森然茶星知有无，但觉芒寒与色正。睡魔迸散署气退，松风萧飕白日水。搜肠

润吻如有灵，破闷祛烦不须猛。此茶先春出顾渚，宛如金苗引石矿。山崖高寒初日温，受气中和离炎冷。轻身疗病

比服食，医国岂必用骨鲠。我生爱茶复爱仙，近日初来积金岭。世事突兀看枪旗，富贵纷纭诧团饼。长腰米饱午梦

足，扣腹但余光炯炯。行买山田入阳羡，更五水递近石井。东坡老人太苦硬，剌剌品茶刺贵幸。我诗漫浪聊戏耳，

只愁湍泉饮生瘿[32]。 

此诗先写啜茶之功效，然后用白描手法写茶之金贵不易得，再写出富贵者众生相，最后议论“东坡

品茶刺贵幸”，故意说其“太苦硬”……不如自己作诗“漫浪聊戏”之潇洒。这种寓庄于谐的刺世手法，

是不难被读者识破的：用茶之贵珍难得，来暗示茶农的艰辛。而茶农的苦辛，却成了富贵者的休闲奢侈

品。因一茶之饮而虑及世事，这正是卢全《茶歌》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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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平民百姓群体：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融入《茶歌》 
茶文化在普罗大众中的接受，最明显的特质就是世俗化、生活化、礼节化。卢仝《茶歌》在平民百

姓中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民俗、茶联或百姓娱乐休闲的茶楼中。如福建莆田的偏远村落坪坂村，无论祭

祀祖先还是男婚女嫁，都必须用七个大碗盛满新鲜的茶水进行施礼。《茶歌》中的“七碗”，被该地先

人认定为最有礼节性的饮茶形式。此外，后代民间流传的茶联，也常常提及《茶歌》。重庆嘉陵江边有

一茶楼楹联：楼外是五百里嘉陵，非道子一枝笔画不出；胸中有几千年历史，凭卢仝七碗茶引起来。这

些，都说明卢仝《茶歌》在平民百姓中的接受，真正达到了历史的广度与现实的深度。 

3.2.3. 佛教僧人群体：将《茶歌》推到了茶禅一味的新境界 
古往今来，寺庙僧侣与茶的关系极其密切，表现为茶与宗教的紧密结合。茶的品性淡雅淳朴，进入

茶的恬淡境界与进入禅宗、佛境的闲寂有其内在的认同性与一致性。史料记载，佛教倡茶的主要原因：

一是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有助佛规；二是佛教在茶中溶进了

“清静”思想；三是僧侣认为在茶中能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且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与

茶便连结起来[33]。正是基于佛与茶的精神境界的同一性，佛教僧人群体在对卢仝《茶歌》的领悟接受过

程中，将其推至了禅茶一味的新境界。赵朴初先生在与圣严法师交流时，提到他的一首《吃茶去》：“七

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整首诗空灵洒脱饱含禅机，将卢仝《茶歌》推到

了茶禅一味的新境界。 
要之，《茶歌》的传习接受者具有相异的身份特征。这些不同的身份及其所表现出的立体化、多层

次的传播接受网，使《茶歌》在后代的传播范围更阔，接受群体更泛，接受效果更显。 

4. 结语 

卢仝的《茶歌》(《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从文学文本走向茶诗经典，除了茶诗固有的内在精华之外，

广泛性的传播与深层次的接受是关键因素。透过《茶歌》在宋元明清及现代的传播范式与接受效果，说

明以《茶歌》为代表的茶诗对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与文化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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